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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7

东北抗联女兵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刘颖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东北，英勇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十四年间，东北抗日战争惊天泣地。历史转折处，东北人民爱祖国，守故土，妇孺皆兵，不畏牺牲。

抗联女战士的后代、鹤岗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员刘颖历时5年完成了《东北抗联女兵》一书，记录了124名抗联女兵的事迹。今日，本报节选在部队里长大的李敏、优秀的电台联络员李在德、在艰苦的抗战中女兵们的爱情和

婚礼的故事。身为女人，她们把自己的热血青春都献给了国家和人民。她们的精神永存，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李敏

没有玫瑰、没有花前月下，战士自有战士的
爱情，忠贞不渝，感人至深。

战争中的女兵们爱的简单，爱的单纯，爱的
大气，爱的执着，她们也从来不会玷污自己的爱
情。在生与死、血与火中，爱多了几分凄美与壮
丽；在残缺中，爱多了几分时代的色彩。

说起当年女兵们的爱情，这里有几个小故事。
吴玉光是东北抗联第六军第四师的政治部

主任，他与女兵李桂兰初识于 1933年，那一年
吴玉光二十四岁，李桂兰才十五岁，等真正谈恋
爱应该是到了部队，吴玉光二十八岁，李桂兰十
九岁。有一个细节，当时的小战士李小凤还清
晰地记得。李小凤说，那时候她年纪小啊，才十
二岁，部队里女兵少，她又是和李桂兰一起上的
部队，就有事没事地黏着李桂兰。有一天，她突
然发现李桂兰不见了，赶忙跑出去找。这时，她
发现了吴玉光主任和李桂兰从山上下来，她赶
忙跑到李桂兰跟前问她：“你们上山干啥去了？”
李桂兰回答说：“打兔子去了。”小凤继续问：“打
到了吗？”李桂兰回答：“没有，跑啦。”好多年以
后，李小凤笑着说：“那时候我真傻，咋就不懂，
他们是在搞对象呢。”

女战士李淑贞。二十七八岁，人长得漂亮，
是第九支队政委郭铁坚的爱人。他们两个人特别
恩爱，记得有一次部队点起篝火时，李淑贞坐在篝
火前，郭政委坐在她的身后，用手环抱着她，用自
己的身体给她挡着后背的寒风。其他的女兵们当
时都很羡慕，一边捂着嘴偷偷地在笑，一边想，原
来两口子还可以这样亲密啊。这一对夫妻曾经有
过一个两岁的男孩，行军打仗，没办法抚养，就把
孩子寄养在依兰县一个亲属家里，后被日寇查出，
惨遭杀害。消息传来，李淑贞悲痛万分。郭铁坚
在1941年8月，率所部从讷河向嫩江远征途中，被
敌军包围，战斗中牺牲，年仅三十岁。

第三军被服厂的于桂珍，1937年 7月由赵
尚志主婚，与抗联第三军第一师师长蔡近葵结
婚。赵尚志军长还特意送了陪嫁礼品。婚后于
桂珍随丈夫调往第一师，被分在少年班。1938
年随第三军、第六军部分队伍过界去苏联，后被
送往新疆。

包雅清是东北抗联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刘雁
来的妻子，1942年8月初怀有身孕的包雅清在赴
苏联途中不幸被日军逮捕，在佳木斯监狱关押至

“八一五”光复。抗日战争胜利后，刘雁来曾任富
锦县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此时夫妻才
得以团聚。这也是一对抗战夫妻。

还有位美丽的女兵叫周淑玲，1938 年 9
月，十九岁的周淑玲被编进了东北抗联第三
军第四师。那个炎热的夏天，周淑玲所在的三
十二团正在三道河子休整，周保中军长与李明
顺团长此时漫步在乡间的泥路上。当走到一个
山岗上时，周军长有意停下来，指着不远处的淑
玲说：“老李，你看那就是淑玲。”李明顺对这位
叫周淑玲的女兵早有耳闻，只是没有见过面。
当周军长喊了一声：“淑玲”，而听到喊声的淑玲
也回身爽快地答应了一声。正是这一回眸，那
爱情的火花瞬间在李明顺的心里点燃，他认定
她就是自己今生要找的爱人。李明顺是抗联第
三军第四师三十二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发生
时，他是东北军的一个排长，驻防在牡丹江附
近，目睹了日军入侵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
难，李明顺从队伍中拉出一排人，插入完达山。
从此，在完达山麓三江平原一带出没着一支百
姓传颂、敌人害怕的天德队，天德队的当家人便
是李明顺，后来他带队加入了东北抗联。李明
顺团长教淑玲怎样打绑腿才够结实，教她怎样
看手枪上的准星，他还会把自己的马让淑玲骑
上一程，自己则为她牵着缰绳，不理会战士们的
鬼脸，这样的追求在当时也算是大胆了。淑玲
慢慢地由不理不睬变得乐于接受这种呵护了。
两个人最终情定终身，走过了枪林弹雨，走过了
风霜雨雪，走过了漫长的革命生涯。

刘铁石和庄凤都曾有过各自的婚姻，但因
为战争而离散了。他们的感情发展是建立在相
互了解、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他们经
常在一起讨论电报技术等业务问题，谈论各自
以往的战斗生活，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同时，爱
情的种子也在他们的心中生长发芽。1943年
秋，在经旅党委批准后，刘铁石请抗联战士邢德
范作为他与庄凤的结婚介绍人，就在野营的营
房里举行了婚礼。他们的婚事很简单，刘铁石
买了三尺红布送给庄凤；庄凤给刘铁石做了一
个小镜子套，互送作为纪念。他们穿的是军装，
行李是部队的装备，铺的是草褥子，盖着军毯和
军大衣，枕的是草枕头。尽管如此，他们的小窝
是温暖的，足可抵御冬天的寒风。

1992年 1月 29日，刘铁石因病去世。庄凤
为悼念夫君赋诗七首，现摘录其中片段作为“女
兵们的爱情”这篇文章的结尾：

忆铁石
与君相识黑水滨，共赴国难成知音。
枪林弹雨连生死，风餐露宿结同心。
回首往事如昨晨，君心我心总一心。
同迎解放同雀跃，共建家园共欢心。
常言夫妻百日恩，况复朝夕五十春。
夫君待我如兄长，亦师亦友情谊深。
生离死别最伤情，欲减悲思悲愈增。
唯将晚节酬逝侣，慰君英魂目可瞑。

女兵们的爱情

李在德生于1917年，是抗日烈士金成刚的女
儿。金成刚牺牲那年，她正在游击队里。

在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之时，这支几十人
的队伍要向山上转移，当时身为游击队队长的夏
云杰看她长得瘦小，怕她不能适应游击队的战斗
生活，就劝她留下来做地方工作。

李在德一听不让她上队一起走，眼泪顿时流
了下来，她说：“妈妈牺牲后，我一个亲人都没有
了，我一定要参加游击队，打鬼子，为妈妈报仇！”
夏云杰看她态度坚决，其他人也都为其说情，终
于同意她留下。就这样，李在德成了游击队里年
龄最小的女游击队员。游击队不停地在小兴安
岭、汤旺河、乌龙河两岸的深山老林中转战，有时
连成年人都难以忍受的饥饿、疲劳和寒冷，李在
德硬是咬着牙挺过来了，从没有叫过一声苦。
1934年秋，游击队从汤原姓夏的大地主家中缴获
了一台缝纫机和一批白布。部队将物资送到山
里，领导决定由裴成春负责，带领李在德和刘恩
淑、许贞淑到汤旺河沟里创办后方临时被服厂，
给部队战士做军服。当时大家不会使用机器，地
方党组织找来一位裁剪师傅教她们。裴大姐把
学用缝纫机的任务交给了李在德，过了一个多
月，李在德就可以独立操作缝纫机了。

1936年春末，裴成春带着李在德奉命到第六
军所在地帽儿山密营建立新厂。被服厂建成后，
承担了第六军的全部服装生产任务，有时还要为
兄弟部队做军装，任务很重。1936年7月3日，李
在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北满临时
省委书记冯仲云语重心长地勉励她：“入党以后
要努力学习，继承妈妈的革命精神，不怕流血牺

牲，为抗日斗争作更多的贡献。”
1937年 7月中旬，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快

要结束时，经冯仲云、赵尚志介绍，李在德和于保
合同志在大山里面举行了集体婚礼。8月，李在
德同丈夫于保合去往三军。在第三军的被服厂
里，李在德和女兵们不仅要给部队做军服，还要
做宣传工作。她们宣传抗日道理，号召各民族团
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抗日，支援
抗日游击队。

1938年的冬天，对敌斗争更加严酷，就在弹
尽粮绝之时，李在德随部队过界去往苏联，进行
休整。经过半年多的休整，1939年6月下旬，李在
德和丈夫于保合随赵尚志司令返回东北抗日战
场。

1939年底，踏着黑龙江的坚冰,李在德再次随
赵尚志过界到苏联的拉宾附近。到苏联后，周保
中派李在德去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三四个月
后，李在德就可以独立工作了。

1941年 7月 18日，苏联远东军区决定让周保
中组建抗联小部队回东北，主要任务是建立根据
地，集中统一指挥各地游击部队，积极活动，以牵
制和扰乱敌人后方。7月19日，周保中开始“拟定
派遣人员归还东北进行活动”，在初选的 16人名
单中就有李在德。

搞无线电必须两个人一组，分别负责发电报
和译电报稿子，李在德主要负责发电报，她的丈
夫于保合负责译稿子。密码本就在他们手里，一
本是明码，一本是密码，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报。
1941年 9月上旬，李在德所在的小部队一行三十
多人从饶河附近过乌苏里江，到达暴马顶子密

营。部队在暴马顶子休整几日后，王效明支队长
宣布任命于保合为宣传科科长兼电台报务主任，
让李在德与于保合一起负责电台工作。当时小
部队的侦察任务主要是了解饶河、富锦、宝清、依
兰等三江地区日寇的兵力、兵种、武器、装备、粮
食、仓库、军队内部生活,以及日军驻军状况、移动
的目标、军事建筑、道路交通、通信联络等情况。
根据小部队的侦察计划，王队长率部队往西南边
的宝清方向进军。由于挠力河发大水，淹没了草
甸子，无法行军，部队只好绕道上游，多走了一个
多月的路程。但小部队只准备了七天的粮食，后
二十多天没有粮食吃，饥饿令大家一天走不了几
十里路，只好拣蘑菇、挖野菜、摘刺梅果和用树
皮、草根等来充饥。小雨一直下个不停，为了过
挠力河，大家顶着雨开始割柳条做筏子。二十多
天没有吃到粮食，总算渡过了挠力河。过河后咬
着牙还得继续走。越来越多的同志走不动了，部
队好不容易爬到一个小山顶上，同志们惊喜地看
到山沟里有一处炊烟正在袅袅地升起，一定是有
人！这是一个炭窑，还住着老乡，同志们终于得
救了！克服了种种困难，跨越生死线，一年多来，
李在德所在的小部队通过实地侦察和对群众的
秘密调查，重点搜集到了靠近边境线一带的日伪
军的情报，如：兵种情况及各兵种武器装备数量，
敌人部队的番号、长官姓名、驻屯地点、营房及守
备状况，附近村子的房屋布局，敌军调动的时间、
地点和目的等等，搜集到的情报随时用电台报告
给总部。小分队的同志们还把敌军工事的种类、
范围、用途及道路交通等情况绘制成图表，交给
交通员带回。

冬天，小部队在宝清、富锦一带山区活动，王
效明支队长根据周保中来电，让姜信泰政委于12
月率领这十余人先过境回到苏联。回到苏联以
后，李在德被编在交通连当战士。

“八一五”光复后，李在德返回东北，1949年
初曾随大军南下。1950年 3月，李在德被分到政
务院（1954年9月改称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担任
机要秘书，负责保管机要文件、政务院公章及周
恩来总理的印章。

如今，一百零一岁的李在德妈妈，正在儿女
们的精心陪护下颐养天年。

李在德：优秀的电台联络员

那是一场盛大的婚礼。
说它盛大，整座大山是它的礼堂，蓝天、白云是

它的背景，东北抗日联军里的将军们是这场婚礼的
主婚人和证婚人，而参加婚礼的嘉宾都是当时东北
各大联军的主要领导。这在东北抗联的历史上也
绝无仅有。

1937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
在帽儿山第六军被服厂召开。北满临时省委书记
冯仲云，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省
委宣传部长包巨魁（张兰生），第六军军长戴鸿宾，

第六军政委张寿篯，第六军参谋长冯治纲，第六军
秘书长黄吟秋，下江特委书记魏长奎，第九军政治
部主任许亨植，第六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
第六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张兴德，第六军第二师师
长蓝志渊，第三军军部宣传科科长于保合，北满团
省委书记黄成植，第六军军部秘书徐文彬等人出席
了会议。

这次会议一连开了二十天左右。在会议期间，
两对恋人在这大山里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说
起那场婚礼，当年才十三岁的李小凤记忆犹新。会
议快要结束的一天，裴大姐告诉李小凤和李桂兰，
让她俩明天早点起来去采些野菜回来。可是，小凤
早晨醒来一看，哪还有李桂兰的影儿。她赶紧起身
到河边洗把脸，拎着兜子顺河边采起了山菜，没想
到竟然发现了李桂兰和吴玉光主任在河边的一棵
大树下正窃窃私语呢。前几天，她曾经见过于保合
和李在德也在一起悄悄地说话。小姑娘就想，大概
自己不该去“打扰”她们吧？于是，悄悄躲着他们回
到营地，向裴大姐汇报了自己看到的情景。听了小
凤的话，裴大姐特别高兴。

“好极啦！真是双喜临门！”双喜临门？嗯，是
指自己看到的两对说的吗？小凤猜想着。裴大姐
马上找冯仲云提了建议。“冯仲云同志，于科长和李
在德，吴主任和李桂兰，这两对都自由恋爱了，要是
组织上批准，会议结束前，为这两对举行婚礼吧，咱
们来个双喜临门！”听了这话，冯仲云也很高兴。他
向几位领导一提，大家无一不赞同。“好极了，批准

了。这是很好的两对，请你们筹划筹划，在会议结
束前举行婚礼，也让大家热闹一番。”冯仲云发话
了，被服厂的同志们在裴大姐的指挥下进行了准备
工作。她们用各种山花编成花冠装扮新娘，还为婚
宴准备了各种野菜和替代喜酒的桦树汁。当晚霞
映红天边的时候，一场盛大的婚礼开始了。

第一对的新郎官吴玉光，二十八岁，是当时任
抗联第六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他的新娘是十九岁
的姑娘李桂兰。第二对的新郎官于保合，二十四
岁，是当时任抗联第三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他的新
娘是二十岁的姑娘李在德，任第六军被服厂党小组
长。两对戎马倥偬喜结良缘的新婚伴侣，身着戎
装，胸戴山花，显得那样的神采奕奕，他们在远离乡
村的深山营地举行简朴的婚礼。

“裴大姐，快上酒啊！”冯仲云发话了，同志们在
裴大姐的指挥下，动用大饭碗、水杯、饭盒等所有器
皿，端来了白桦树汁。“我们没有能力酿造白酒，但我
们准备了比白酒更加珍贵的天然美酒——白桦树
汁，管够喝。喝了它，会永葆青春，祝愿新婚夫妇的
爱情像白桦汁一样纯真甜美，祝两对新人像白桦树
一样白头偕老！”裴大姐说得很激动，冯仲云接了她
的话：“裴大姐说得好啊，就让这白桦树汁婚宴载入
我们东北抗联艰苦斗争的史册吧！来，我也祝愿你
们永远记住这一天，愿你们永远相亲相爱！”接着是
周保中的祝词：“希望你们像马克思和燕妮那样，在
革命道路上携手前进，永不分离！”周保中说完，张寿
篯也送上了祝愿：“你们是在抗日的烽火中喜结良缘

的，相信你们一定会伉俪情深，地久天长！”首长们的
每句话，都引来了阵阵如雷的掌声。掌声、笑声和歌
声，像一股股欢乐深情的交响曲，响彻了山岳，震荡
着山林。席间，北满省委交通站的老姜（外号干巴
姜）匆匆赶来，他打老远就喊着报告，把一堆文件交
给冯仲云后，不顾挽留又急匆匆地走了。

婚礼结束后，于保合与李在德的洞房设在林中
的帐篷里；吴玉光与李桂兰的洞房设在被服厂间壁
出来的一个小屋里。婚礼的第二天，首长们就都出
发了，两位新郎也随着他们一起走了，他们走向了
战场。这场婚礼为战争年代的爱情留下了绚丽的
篇章，是东北抗联婚恋史的见证，是战争中军人爱
情的纪实。新人于保合与李在德后来都在东北抗
联第三军，在枪林弹雨中相扶相携走完了半个世纪
人生历程。而另一对新人吴玉光和李桂兰就没有
那么幸运了，李桂兰在1938年的“三一五”事件中
被俘，在哈尔滨的道里伪满模范监狱中关押至1944
年获释出狱。其丈夫第六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吴
玉光于1938年底牺牲在饶河县的暴马顶子，夫妻二
人从此阴阳相隔。

七十年倏忽而过，李桂兰在生命将要终结之
际，嘱托组织将她的骨灰与吴玉光合葬。

墓碑背倚青山，面向东方，上刻有“抗战伴侣，
永恒守望”八个大字。

时令正值晚春，连日来细雨霏霏，但下葬之时，
却是云开日朗，似乎老天也在迎接故人归来。青山
有幸埋忠骨，这里成为他们永久的归宿！

战地里的一场婚礼

李敏是一个在东北抗联部队里长大的孩子。
她的战友们大部分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战争的
血与火将她淬炼成了一名坚强的战士。

李敏原名李小凤，1924年11月5日，第一场冬
雪，李小凤降生在梧桐河畔河东村破旧的小土屋
里。梧桐河河东村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活动较早的
地区，早在1927年夏，中共北满省委即派蔡平、李
春满、韩友、金利万、崔英日等党员干部来到这里进
行革命宣传工作，并组织了妇女、青年、儿童等群众
性革命组织，开办了第一所学校——罗兴学校。
1928年，共产党人崔庸健来到梧桐河，他在李春满

建立的罗兴学校基础上成立了松东模范学校。
松东模范学校是一所革命者的摇篮，无数的

青少年在这里接受革命教育走上了抗日战场。李
小凤从六岁起即在松东模范学校里接受共产主义
思想的初级教育并参加了各种有意义的活动。
1932年秋，梧桐河发大水，无情的洪水迅速地吞没
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李小凤随父母再次逃难。

风一程、雨一程，在冬天到来之前，饥寒交迫
的一家人来到了安邦河。但是苦难并没有结束，
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夺走了李小凤母亲崔仙曼的
生命，那一年李小凤才八岁。为抗击日寇，大她六
岁的哥哥李云峰参军上了部队，父亲李石远是抗
日救国会的领导，因形势紧张，东躲西藏，剩下了
小凤一人。孤身一人的李小凤曾经与小牛犊为
伴，漫漫长夜之中，她最渴望的事情就是能够像哥
哥一样参军上部队。

1936年，李小凤终于等到了参军上队的机
会。李小凤那一年十二岁，在东北抗联地下交通
员李升的带领下，地方上的妇救会长李桂兰拉着
她的手，经过三天两夜的奔波，终于来到了东北人
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后方密营。李小凤就这样成为
东北人民革命军部队里最小的一名女兵，当时分
配她协助马司务长做饭。

1938年3月15日，天刚蒙蒙亮，李小凤和金伯
文已经熬好了大米查子粥。正准备叫醒其他同志吃
饭时，后半夜站岗的李桂兰急匆匆地推开门喊，

“报告，前面有马叫声！”“大家快速行动，马上组织
伤员撤到北山。”裴大姐下完命令，就先从营房冲
出去指挥战斗。李小凤和金伯文扶着重伤员金指
导员出了门后，小凤又转身跑回了营房，她舍不得
同志们还没来得及吃的大米查子粥，想把粥带上山，
返回屋后，就爬到锅台上，从大锅里往桶里舀粥。
这时，有人“啪”的一下重重地打了下她的屁股，猛
回头一看，是裴大姐怒气冲冲地站在背后。“你不

要命啦？敌人都堵到门口了，还不赶快冲出去？！”
听裴大姐这么一说她赶紧拎着半桶粥下了锅台，
裴大姐从屋内顺手拿了一把锯子和斧子，小凤不
敢吱声跟在她的后面。

“小李子，你注意听，听到敌人的机枪扫射过
去，你就马上冲出去！”为了引开敌人的火力，裴大
姐率先冲出小屋。小凤在屋里听到机枪的扫射声
一阵紧似一阵，她试了几次都没敢冲出屋。正在
焦急的时候，枪声突然停了。小凤觉得这就是机
会，拎起了那半桶粥就往外跑，粥桶太沉，没跑出
几步就滑倒了，粥也洒了一地。她赶紧爬起来继
续往北山上跑。

“抓活的——抓活的——”风在耳边呼啸，回
头一看，有个敌兵脱掉大衣正在追她。马上就要
跑进密林了，她的耳边不时响起敌兵的叫骂声和
枪弹呼啸而过的嗖嗖声，就在这紧急关头，猛然听
到一声枪响。她回头一看，追在自己身后的敌兵
被打死了。原来是裴大姐在树后掩护她开的枪。

伤员们脱险了，小凤也摆脱了敌人的追捕。
经过这场生死搏斗，小凤成熟了不少，她开始懂得
战争的残酷，她发誓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1938年农历十月二十三，在张家窑的战斗中，
像母亲和大姐一样照顾她的裴大姐也牺牲了，李
小凤危急之中滚到一棵倒木形成的雪窝里才幸免
于难。失去战友的李小凤在呼啸的风雪中大声呼
喊着战友们的名字，可回答她的只有雪山里空旷
的回音。靠着强烈的求生欲望，她终于在最后时
刻找到了部队，这一年李小凤十四岁。

1939年的除夕之夜，党小组书记杜敬堂宣布
了一个决定和一个消息，决定是李小凤同志从今
天起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消息是她的父亲
李石远同志已被敌人杀害。好像是晴空里的一声
惊雷，入党的喜悦和失去父亲的悲痛，同时落在这
个刚满十五岁的女兵身上。

战争，可不管你的悲苦，大年初一，敌人尾追
而来。战斗中，那个曾经像父亲一样关爱、照顾她
的苗司务长因为保护夜里煮的那一桶靰鞡汤就牺
牲在她的眼前，鲜血染红了山岩。战争考验着人
们的耐力，面对鲜血和牺牲，李小凤不再是那个只
会做饭的小丫头了，她是战士，她是兵，为了国仇
家恨，她要苦战到底！

1942年，又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传来，张寿篯
（李兆麟）政委告诉她，她的哥哥李云峰在一次执
行任务时失踪了。哥哥是侦察员，他的失踪意味
着牺牲。父亲牺牲了，如今哥哥也牺牲了，李家人
只剩下她自己了。

1944年，经组织批准，李小凤和文化教官陈雷
两个年轻人喜结连理。没有仪式、没有婚纱，两床
军毯铺在了一起。从此，一个简陋的、甜蜜的小窝
为他们遮挡雨雪风霜。

8月15日，东北光复。9月11日，李小凤和她
的战友们从苏联的伯力登上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
向着祖国飞去，回国之时，为了形势所需，部队为
她改名叫李敏。

斗转星移，七十年倏忽而过。
在哈尔滨南岗区鞍山街一处幽静的小院里，

常常飘出一首首东北抗联歌曲，激昂的旋律，令路
人驻足，那是李敏带领东北抗联宣传队在演唱。

2015年5月9日，俄罗斯阿穆尔州正在举行盛
大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活动，作
为特邀的二战老兵，阿穆尔州的州长受普京总统
的委托将二战胜利纪念章戴在了李敏的胸前。

泪水划过了九十二岁老人的脸颊，她动情地
说：“同志们，今天我领的这枚纪念章，是替我牺牲
的战友领的，他们都不在了，他们都牺牲了，光荣
和荣誉应该永远属于他们！”

2018年 7月 21日凌晨，李敏安详地告别了人
间，享年95岁。她归队了，她去寻找战友们去了。

李敏：一生传颂抗联魂

李在德和于保合

李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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